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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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奶奶家离得远， 我从小生活
在外婆家 ， 外婆一直用心抚养
我。 我的童年生活在外婆的温暖
里， 也生活在外婆的谎言里。

很小的时候， 外婆领我去公
园玩耍， 公园里花团锦簇， 我高
兴地跑到花池旁， 随手采摘了几
朵花朵， 然后抛向空中， 花朵随
风而舞， 我开心极了。 这时外婆
看到了， 急忙把我叫到她跟前，
认真地对我说： “千万不要再摘
花朵了 ， 花妈妈在旁边正偷看
呢 。 花妈妈很心疼 ， 谁采摘花
朵， 花妈妈都记在心里了。 每到
冬天， 花妈妈就会施展法术， 惩
罚摘花的人， 让他手上裂开一道
口子，会很疼的，看谁以后还敢再
摘花。 ”我又惊又怕，忙问外婆：
“我的手是不是也要裂开一道口
子呀？”外婆安慰说：“我替你向花
妈妈道歉了，花妈妈说没事了，就
看你以后的表现了。”外婆还告诉
我：“花儿也是有生命的， 要做一
个爱护花木的好孩子。”我记住了
外婆的话，不再随手采摘花朵，还
经常给花儿浇水。 公园里的爷爷
奶奶见了，总是夸奖我。

刚上小学的时候， 班里来了
一个插班生， 她是从农村来的一
个小女孩， 因为她个头矮， 老师
就安排她和我同桌。 我喜欢原来
的同桌， 他是我家的邻居， 又是
我的好朋友， 老师把他调到了后
面， 这下我不高兴了， 于是就很
反感新同桌 。 我在她身后贴纸
条， 还拽她头发， 老是欺负她。

星期天我准备和小朋友一块
出去踢足球， 刚要出门， 就被外
婆叫住了。 外婆温和地说： “这
踢足球嘛， 一要会踢， 二要速度
快， 让别人追不上你才能赢。 你
知道怎样才能跑得快吗？” 我噘

着小嘴回答道： “使劲地跑呗。”
外婆整理了一下我的衣襟说 ：
“这人嘛， 从小就要为别人着想，
多做好事， 多做善事， 比如关心
你的同桌， 与她搞好团结， 爱护
她， 做的好事多了， 就会感到自
己像羽毛一样轻， 走起路来自然
就健步如飞了， 那样别人就追不
上你了。” 我果真相信了外婆的
话， 第二天就与同桌和好了， 我
还给她带好吃的， 经常领她来我
家玩呢。

后来长大了， 我以为外婆再
也骗不了我了， 可是那一次， 外
婆又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
年的一个夏天， 我上高三， 临近
高考的时候， 有一天外婆把我叫
到跟前说： “外婆年龄大了， 怕
热， 你姨妈家住在大城市， 家里
有空调 ， 我想去那里住上一阵
子。 你在家抓紧学习， 准备迎接
高考， 可不要挂念外婆呀。” 为
了让外婆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我坦然接受了外婆的话， 就安下
心来备战高考， 结果如愿以偿考
上了大学。 可后来才知道， 外婆
因为身体不好， 去省城做心脏搭
桥手术去了。 她为了不影响我的
学习和考试 ， 就编织了这个谎
言 。 还好 ， 外婆身体恢复得挺
快。 事后我惊出一身冷汗来， 如
果早知是这样， 我会为外婆的健
康担忧， 寝食不安， 那样就不能
安心参加考试了。

外婆从小就教育我要坚强，
不要哭鼻子， 那样会变成金鱼的
眼睛。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 外婆
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谎言，
鼓励我、 引导我， 让我做一个正
直善良的人。 我从小生活在外婆
的温暖里， 更生活在外婆美丽善
意的谎言里。

□卜庆萍 文/图外婆的谎言

热播剧 《都挺好》 改编自
阿耐的同名小说， 电视剧和小
说同样精彩。 阿耐擅长写商业
财经类小说， 《都挺好》 的主
人公苏明玉就是一名职场金
领。 小说讲述了明玉从小不受
家人待见， 在孤独扭曲的环境
中长大成人 ， 看起来无限风
光， 内心却在爱与恨的边缘挣
扎的故事。 小说书名叫 《都挺
好 》， 但其实小说中的人物过
得都不太好。

苏母， 强势而偏心， 是个
不受人喜欢的角色。 但可恨之
人也有可怜之处， 她自己深受
上一辈老人重男轻女思想的伤
害， 却把因生活的不如意带来
的怨气 ， 强加给了无辜的女
儿。 苏父， 大半辈子生活在妻
子高压的阴影下， 一旦解脱就
露出了极度自私的嘴脸， 搅得
子女们不得安宁。 做丈夫， 他
没有担当， 做父亲， 他连最起
码的父爱都没有。 在这样的家
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三兄妹 ，
注定亲情淡漠， 冲突不断。

苏家三个孩子 ， 表面光
鲜， 背后却都是千疮百孔。 从
小就一路开挂的大哥明哲， 在
美国的工作并不稳定。 他一心
想要挑起家庭重担， 把家人拢
聚一起 ，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
还差点妻离子散 。 二哥明成 ，
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懒散冲
动， 遇事爱钻牛角尖， 且有暴

力倾向， 最终工作丢了， 爱人
走了 ， 落了个人财两空的结
局。 小妹明玉，在父母及家人的
嫌弃忽略下长大， 靠自己的努
力成为职场女强人， 但心里始
终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 ，虽
然事业有成，却无法亲近他人，
不信任人，失去了爱的能力。

苏家三兄妹， 尤其是小妹
苏明玉的遭遇， 让人深思。 原
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说是
巨大的， 终其一生， 我们每个
人的身上都会有原生家庭的影
子。 良好的家庭教育， 对一个
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在爱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
孩子， 有健全的人格， 富有爱
心 ， 也更容易与人相处 ； 相
反， 在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孩子， 无论受宠与否， 性
格难免都会有缺陷， 也难以获
得幸福感。

有人把明玉和阿耐的另一
部小说 《欢乐颂》 里的樊胜美
相比 ， 称其为加强版樊胜美 。
两人有相似之处， 同样生长在
极度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 爹

不疼， 妈不爱， 在亲情的泥潭
里挣扎， 但明玉毕竟不是樊胜
美， 她比樊胜美要 “争气”。 樊
胜美一直幻想着靠男人来拯救
自己和家庭 ， 自身能力欠缺 ，
而不管再苦再难， 明玉一直都
是靠自己， 她努力打拼成为女
强人， 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生
活无忧， 也有足够的能力主宰
自己的命运。 对女性来说， 经
济和精神的双重独立， 都是非
常必要的， 只有自立自强， 才
能少受伤害。

小说的结尾 ， 在大年夜 ，
苏父独自守着新房， 大儿子明
哲远在美国， 小儿子明成下落
不明。 他吃坏了肚子， 送他去
医院就诊的， 是明玉， 那个曾
最不受父母喜爱的孩子。 作者
这样落笔结尾， 真是耐人寻味。
好在， 在去医院的途中， 明玉
还有石天冬陪在身边， 这个给
了她美好爱情的男人， 用宽阔
的心胸包容着她， 慢慢打开了
她的心扉。 明玉内心受过很多
伤， 但这一刻， 生活待她是温
柔和大方的。

□杨莹

愿我们都被生活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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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工老张是我父亲。
父亲的字写得漂亮， 但不潇

洒， 无狂气， 中规中矩， 每一个
笔画都交待得清晰流畅。 弟兄五
个中间， 就数父亲学历高。 他在
中学念完高三， 就到了路固砖瓦
厂学机修 。 他脑子活 ， 又有文
化， 故而学的得法， 技术日臻熟
稔， 出师学成。

父亲说： “样样会不如一门
精。” 他就可着电焊这门手艺苦
心钻研。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写字台上
放有两本厚厚的关于电焊和钳工
的书， 黑皮白纸， 里面净是些密
密麻麻的小字、 数字和一些千奇
百怪的图形。 记忆中， 父亲每晚
睡前都要倚着床栏翻上一翻。 父
亲认真起来， 是极有模样的。

父亲做起活儿来也十分精

细。 下料、 切割、 焊接， 样样讲
究。 他经年穿着大窟窿小眼睛的
工作服或旧衣。 这些大小孔俱是
电焊作业时溅上的火星子。 他衣
兜里时常装着一截或半截的白色
石笔。 下料时， 他蹲在铁板或铁
皮上 ， 专注地用手比划来比划
去， 然后再用石笔定点、 打线、
构图。 电机嗡嗡一响， 他左手执
面罩， 右手握焊把， 就在火星子
的一阵又一阵 “嗞嗞” 声中忙活
开了 。 看不清面罩后面父亲的
眼， 你只能见他手下的火花细得
像线， 亮得像闪电， 呈辐射状欢
快地四下翻飞。

我见过他在院落的椿树底下
焊煤炉、 铁门。 太阳透过枝叶的
缝隙洒到院地一溜斑驳的光。 父
亲手握焊把， 蹲在明暗的光里时
不时地挪移着身体。 那火花炸出

的 “嗞嗞” 声美妙且悦耳。
因了电焊这一工种， 父亲极

少买新衣， 穿得都是我们弟兄俩
淘汰下来的旧衣。 母亲说： “穿
再光面 ， 也要往身上溅火星儿
的。” 有了母亲这声言语， 我们
弟兄俩但凡有不穿的旧衣， 都会
及时地提溜到父亲房中， 父亲也
不嫌我们的衣服颜色鲜或亮， 慷
慨地穿上去， 蹬了车就去上班。
他说反正这个年岁也犯不着讲究
啥了。

年节里或走亲戚时， 父亲是
极讲究的， 洗头脸、 刮胡须， 他
慢条斯理地拾掇， 之后从衣橱里
取出少有的那么一两身只在年节
穿的衣服换上， 然后梳头照镜，
擦皮鞋， 捯饬停当再出门。

我给父亲买衣服的次数也寥
寥， 只想着他那样的工作， 穿新
衣讲究的机会少。 如今想来， 我
很为当时自己这种荒唐的想法羞
赧甚至懊悔。

父亲得病去世前的两三年
里， 我倒给他添置过几件夹克、
保暖衣、 汗衫什么的。 其中有件
在网上淘来的夹克， 父亲尤其金
贵， 说样式好， 颜色亮， 穿着年
轻， 可他只上身了三五回就又换
了油腻的、 孔眼密布的旧衣。

屈指数来， 我与焊工老张不
相见已经整整三年了。 三年来，
我的口木了、 钝了， 已然丧失了
唤 “爸” 的能力。

暗夜里想他时， 我会无声地
任凭泪珠子从眼眶淌下， 继而在
脸颊流成两条温热的小溪。 一条
想父亲， 另一条还是想父亲……

□张方明 文/图焊工老张

———读阿耐小说 《都挺好》


